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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艾
青
四
十
年
代
曾
兩
次
路
經
香

港
，
因
是
路
過
，
印
象
並
不
深
刻
。

一
九
八
○
年
，
艾
青
再
一
次
蒞
臨

香
港
，
這
是
他
與
王
蒙
接
受
美
國

﹁
愛
荷
華
寫
作
計
劃
﹂
主
任
聶
華
苓
、
保

羅
．
安
格
爾
邀
請
到
美
國
途
經
香
港
的
，

與
他
一
道
的
還
有
夫
人
高
瑛
。

這
一
期
間
，
我
與
當
年
三
聯
書
店
總
經

理
蕭
滋
兄
陪
同
並
接
待
他
們
。

當
年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只
有
兩
個
招
待

所
，
一
在
北
角
僑
輝
大
廈
，
一
在
九
龍
紅

磡
中
華
大
廈
，
都
是
在
鬧
市
，
環
境
及
設

施
條
件
都
不
是
很
好
。

艾
青
他
們
被
安
排
在
九
龍
招
待
所
，
那

區
的
空
氣
較
混
濁
，
而
且
招
待
所
側
畔
剛

在
起
屋
，
打
樁
機
竟
日
轟
轟
隆
隆
不
停
。

艾
青
等
人
白
天
給
吵
得
耳
朵
嗡
嗡
不
絕
。

時
值
八
月
，
是
秋
老
虎
肆
虐
的
日
子
。

那
個
年
代
，
招
待
所
還
沒
裝
冷
氣
，
只
有

電
風
扇
勁
吹
，
害
得
艾
青
也
睡
不
好
覺
。

艾
青
對
這
次
香
港
行
印
象
十
分
不
佳
。

高
瑛
曾
有
一
段
文
字
寫
她
與
艾
青
對
香

港
的
印
象
：

艾
青
四
十
幾
年
前
，
曾
兩
次
路
過
香

港
，
對
他
來
說
是
舊
地
重
遊
，
而
對
於

我
，
這
裡
卻
是
一
個
陌
生
世
界
。
今
天
我

來
了
，
看
見
了
她
的
容
貌
。
她
很
妖
艷
，

但
並
不
美
，
擁
擁
擠
擠
，
吵
吵
鬧
鬧
，
整

天
轟
響

。
艾
青
說
：
走
進
香
港
九
龍
，

像
走
進
了
大
鍋
爐
房
。
他
說
得
很
對
，
他

一
向
善
於
從
感
覺
裡
找
出
比
喻
。
你
不
要

忘
記
，
他
是
個
搞
形
象
思
維
的
人
，
三
句

話
不
離
本
行
。
這
裡
即
便
在
深
夜
裡
，
也

不
寧
靜
。
奇
怪
的
是
，
在
這
樓
房
林
立
的

大
城
市
裡
，
還
能
聽
到
雞
鳴
犬
吠
。
悶
熱

的
氣
候
，
有
窒
息
之
感
。
電
扇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扇

，
也
無
濟
於
事
。
躺
在
床
上
的

艾
青
，
翻
來
覆
去
，
久
久
不
能
入
睡
。

也
許
有
人
正
嚮
往

這
個
地
方
，
但
是

我
要
說
：
這
兒
並
不
是
天
堂
！

艾
青
等
人
後
來
到
了
美
國
中
西
部
小
鎮

的
愛
荷
華
，
景
象
迥
然
不
同
：
這
裡
有
芊

芊
萋
萋
的
玉
米
田
，
有
金
色
的
秋
天
，
開

滿
小
花
的
春
、
夏
和
白
皚
皚
的
冬
雪
，
還

有
靜
美
流
淌
的
愛
荷
華
河
。

待
艾
青
等
人
從
美
國
回
程
經
香
港
，
被

安
排
住
在
三
聯
書
店
北
角
招
待
所
，
便
沒

有
那
麼
吵
鬧
。

元
旦
那
天
，
我
特
地
帶
他
們
登
上
太
平

山
。
從
蜿
蜒
迴
旋
的
上
山
路
，
看
到
不
少

掩
映
在
樹
木
的
樓
宇
。
艾
青
說
，
山
上
的

屋
與
山
下
的
屋
，
真
是
有
天
淵
之
別
呀
！

我
說
，
樓
價
也
有
天
淵
之
別
。

那
天
天
晴
日
麗
，
山
風
徐
徐
，
登
上
太

平
山
山
頂
，
豁
然
開
朗
，
艾
青
也
為
之
精

神
一
振
，
話
語
也
多
了
。

他
說
，
香
港
也
有
她
美
的
一
面
，
不
過

多
是
用
金
錢
砌
的
。

艾
青
後
來
參
加
第
一
屆
﹁
新
加
坡
國
際

文
藝
營
﹂，
也
曾
經
過
香
港
，
他
到
過
了

海
洋
公
園
，
對
香
港
的
印
象
也
比
過
去

好
。但

是
，
復
出
後
的
艾
青
，
行
蹤
所
及
，

寫
過
美
國
愛
荷
華
，
寫
過
新
加
坡⋯

⋯

卻

沒
有
寫
過
香
港
。
可
見
，
香
港
在
詩
人
印

記
，
並
未
掀
起
感
情
的
微
瀾
，
也
談
不
上

詩
興
。

正
如
高
瑛
說
的
：

這
兒
並
不
是
天
堂
！

倒
是
在
高
瑛
︽
我
與
艾
青
︾
一
書
之

中
，
特
別
記
載
了
艾
青
與
林
風
眠
在
香
港

敘
舊
的
文
字
，
值
得
一
錄
：
﹁
一
九
八
○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到
達
香
港
，
一
九
八
一

年
元
月
四
日
林
風
眠
先
生
請
我
們
吃
飯
。

那
天
，
筵
席
上
吃
了
些
甚
麼
，
艾
青
記
不

清
；
那
天
一
席
人
都
是
誰
，
艾
青
也
記
不

清
，
因
為
他
的
注
意
力
都
集
中
在
林
先
生

的
臉
上
了
。
不
多
言
語
的
林
風
眠
先
生
，

始
終
是
面
帶
微
笑
。
艾
青
說
，
透
過
林
先

生
的
眼
睛
，
他
看
到
先
生
的
心
境
是
快
活

的
，
生
活
是
舒
心
的
。
他
相
信
有
義
女
馮

葉
的
細
心
侍
奉
，
林
先
生
的
晚
年
一
定
會

是
幸
福
的
。
﹂

原
全
國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李
沛
瑤
，
也

是
我
的
學
生
，
而
且
在
他
就
讀
初
中
二

年
級
的
時
候
，
我
還
擔
任
他
的
班
主

任
。
解
放
後
他
隨
父
親
李
濟
深
去
北

京
，
畢
業
於
清
華
大
學
航
空
系
︵
北
航
前

身
︶，
後
去
江
西
南
昌
飛
機
製
造
廠
工
作
，

位
至
高
級
工
程
師
。
改
革
開
放
後
調
至
北
京

勞
動
部
工
作
，
第
八
屆
人
大
時
擔
任
人
大
常

委
會
副
委
員
長
。

沛
瑤
此
人
，
十
分
敬
師
尊
長
，
他
已
經
官

至
國
家
領
導
人
級
別
，
每
次
北
京
﹁
兩
會
﹂

期
間
，
他
都
要
到
我
在
北
京
開
會
的
酒
店
房

間
拜
訪
我
。
讓
警
衛
員
在
門
口
等

，
他
則

在
內
與
我
暢
談
。
有
一
次
人
大
委
員
長
喬
石

宴
請
代
表
時
，
他
還
硬
把
我
拉
到
喬
石
身

邊
，
介
紹
說
我
是
他
的
老
師
，
要
我
坐
上
第

一
席
。

想
不
到
的
是
，
沛
瑤
正
當
盛
年
，
在
六
十

三
歲
的
一
九
九
六
年
，
因
警
衛
監
守
自
盜
，

到
他
家
中
盜
竊
被
發
現
，
慘
遭
殺
害
。

大
前
年
我
去
北
京
參
觀
奧
運
會
開
幕
式

時
，
還
在
北
京
大
會
堂
碰
到
他
的
分
居
妻
子

和
女
兒
。
他
與
妻
子
分
居
經
年
，
據
曾
任
中

共
中
央
統
戰
部
長
的
劉
延
東
向
我
透
露
，
統

戰
部
已
經
同
意
他
們
離
婚
，
但
到
他
遇
害

時
，
仍
未
辦
好
手
續
。
因
此
這
位
分
居
妻

子
，
至
今
仍
能
享
受
國
家
領
導
人
遺
孀
的
特

殊
待
遇
。

他
的
家
事
，
雖
然
未
有
向
我
透
露
，
但
我

也
略
知
一
二
。
這
本
︽
統
戰
秘
辛
︾，
寫
得

更
為
詳
細
。
李
沛
瑤
大
學
畢
業
後
，
希
望
走

與
工
農
結
合
的
道
路
，
堅
決
離
開
北
京
去
江

西
，
妻
子
卻
因
不
習
慣
江
西
的
生
活
，
於
是

分
手
。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到
來
，
左
傾
思
潮
要
求
進

一
步
與
﹁
工
農
結
合
﹂，
於
是
他
和
一
個
女

﹁
工
宣
隊
﹂
員
結
婚
。
這
位
夫
人
的
專
制
、

霸
道
，
造
成
兩
人
的
感
情
破
裂
。
到
了
當
上

國
家
領
導
人
，
夫
人
更
是
頤
指
氣
使
，
又
假

借
名
義
，
干
預
其
工
作
，
導
致
分
居
。
使
其

一
個
人
居
於
領
導
人
大
宅
，
終
於
惹
成
慘

劇
。︽

統
戰
秘
辛
︾
對
李
沛
瑤
案
寫
得
十
分
詳

細
，
共
二
十
三
頁
，
近
兩
萬
字
，
與
我
所
知

道
的
相
差
不
遠
。
此
案
一
晃
十
五
年
，
今
天

回
憶
，
仍
然
感
到
唏
噓
。

在
一
本
記
錄
家
宴
的
書

裡
，
看
到
漫
畫
家
張
樂
平
設

家
宴
宴
請
台
灣
女
作
家
三
毛

的
逸
事
。
三
毛
是
愛
好
天
涯

浪
跡
的
女
作
家
，
可
惜
早
逝
。
她

起
的
筆
名
，
據
說
就
是
年
輕
時
最

愛
看
張
樂
平
畫
的
﹁
三
毛
流
浪

記
﹂。逸

事
記
載
的
，
是
一
九
八
九

年
，
三
毛
到
了
上
海
，
探
望
她
偶

像
的
創
作
者
張
樂
平
。
這
位
漫
畫

家
高
興
得
不
得
了
，
不
但
開
了
平

常
捨
不
得
開
的
一
罈
陳
年
老
酒
，

夫
人
還
特
地
烹
調
了
﹁
油
燜
筍
﹂、

﹁
豌
豆
苗
﹂
和
﹁
苔
條
花
生
米
﹂，

女
兒
特
地
從
居
住
的
海
鹽
帶
來
了

鱸
魚
、
青
蟹
和
鰻
魚
。
家
宴
的
客

人
，
除
了
三
毛
之
外
，
還
有
張
老

夫
人
的
表
兄—

紅
學
專
家
魏
紹

昌
。家

宴
之
後
，
魏
先
生
因
為
聽
說

三
毛
喜
歡
看
︽
紅
樓
夢
︾，
特
別
送

了
一
本
︽
紅
樓
夢
飲
食
譜
︾
給

她
，
三
毛
還
說
要
帶
回
台
灣
好
好

研
究
。

假
如
三
毛
不
是
早
逝
，
假
如
三

毛
好
好
研
究
了
這
本
︽
紅
樓
夢
飲

食
譜
︾，
而
烹
調
出
三
毛
特
色
的
紅

樓
佳
餚
，
那
麼
兩
岸
的
﹁
紅
樓
宴
﹂

就
更
精
彩
了
。

三
毛
浪
跡
天
涯
是
那
個
時
代
多

少
台
灣
年
輕
人
夢
寐
以
求
的
生

活
，
但
只
能
羡
慕
她
，
欣
賞
她
，

拜
讀
她
的
大
作
來
一
解
流
浪
的
渴

望
。
如
今
，
旅
行
已
是
人
人
隨
手

可
行
的
事
，
假
如
再
有
人
寫
這
樣

的
流
浪
記
，
讀
者
相
信
會
相
對
減

少
吧
？
現
代
人
要
的
是
親
自
去
體

會
，
所
以
，
旅
遊
手
冊
反
而
暢

銷
。
文
學
上
的
流
浪
，
早
已
隨
三

毛
的
早
逝
而
結
束
了
。
因
為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香
港
，
最
缺
少
的
就
是

文
學
，
更
別
說
流
浪
的
文
學
了
。

說
到
泰
國
與
內
地
的
對
照
聯
想
，

其
實
最
明
顯
是
按
摩
。
無
論
高
中
低

價
，
香
港
人
大
多
都
試
盡
了
各
類
內

地
及
泰
式
按
摩
。

先
說
環
境
，
儘
管
泰
國
一
切
看
似
凌

亂
，
實
質
上
卻
十
分
乾
淨
，
在
低
檔
按
摩

店
也
屬
一
目
了
然
。
就
算
是
極
平
凡
便
宜

的
按
摩
店
，
在
曼
谷
頂
多
是
舊
，
但
連
廁

所
也
是
井
井
有
條
。
內
地
一
些
廉
價
的
按

摩
店
，
反
而
處
處
頭
髮
，
冷
不
防
床
單
處

於
﹁
二
手
﹂
狀
態
，
嚇
得
人
不
得
不
選
中

高
檔
來
光
顧
。

那
麼
高
檔
次
的
自
然
質
素
也
較
有
保

證
，
內
地
的
高
星
級
酒
店
雖
然
也
有
按
摩

服
務
，
但
說
到
較
全
面
的
，
還
是
深
圳
的

按
摩
會
算
最
包
羅
萬
有
。
可
是
始
終
總
不

會
像
曼
谷
般
，
一
千
呎
的
房
間
兼
備
浸

浴
、
花
灑
、
浴
足
、
按
摩
床
、
梳
洗
間

等
。
這
都
並
非
深
圳
所
能
做
到
，
或
者
並

非
他
們
的
重
點
。
在
深
圳
，
總
是
先
浸

浴
，
然
後
想
到
美
容
部
的
往
左
走
，
想
到

全
身
按
摩
的
又
在
另
一
邊
。
另
外
，
今
次

在
曼
谷
就
試
了
鹽spa

，
像
中
國
的
擦
背
一

樣
，
用
粗
鹽
脫
去
死
皮
。
這
個
泰
式
做
法

比
較
適
合
女
性
，
比
較
不
傷
皮
膚
。

但
就
治
療
性
方
面
，
中
式
按
摩
始
終

重
穴
位
，
準
確
度
較
高
。
雖
然
可
能
沒
有

那
麼
舒
服
，
但
痛
楚
中
總
帶
有
治
療
作

用
。
做
泰
式
按
摩
很
容
易
睡

，
但
醒
來

還
是
周
身
骨
痛
；
中
式
的
若
碰
上
中
醫
師

或
到
家
師
傅
，
就
真
的
﹁
按
﹂
到
病
除
。

泰
式
腳
底
按
摩
也
是
紓
緩
性
，
而
中
式
的

醫
療
作
用
便
更
強
。
前
者
亦
多
用
工
具
，

中
式
就
實
手
實
做
。
泰
式
最
有
實
戰
感
當

然
是
踩
背
，
但
我
個
人
就
比
較
抗
拒
，
好

像
很
難
就
力
，
會
容
易
釀
成
意
外
似
的
。

還
有
，
按
摩
自
然
少
不
了
傾
談
。
來
到

曼
谷
，
最
大
的
分
別
也
莫
過
於
用
英
文
談

話
，
在
中
低
檔
次
甚
至
雞
同
鴨
講
，
最
管

用
還
是
以
身
體
語
言
去
交
代
哪
兒
累
哪
兒

傷
過
。
不
過
，
聽
女
士
說
，
這
樣
反
而
少

了
那
種
恭
維
式
的
﹁
你
的
皮
膚
很
滑
﹂，

或
者
﹁
你
的
身
材
真
好
﹂
等
話
，
大
家
就

靜
靜
享
受
按
摩
吧
！

按摩談

執
筆
之
時
正
值
復
活
節
假
期
，
一
心

想
以
﹁
復
活
﹂
為
題
材
寫
稿
應
節
，
但

搜
索
枯
腸
也
想
不
出
太
多
中
國
傳
說
中

的
相
關
故
事
。

天
命
首
先
想
起
的
，
乃
明
朝
著
名
戲
劇
大

師
湯
顯
祖
筆
下
的
︽
牡
丹
亭
︾，
故
事
講
述
大

家
閨
秀
杜
麗
娘
與
書
生
柳
夢
梅
於
夢
會
後
死

去
，
後
來
幾
經
波
折
終
於
復
生
，
並
與
柳
生

共
諧
連
理
。
︽
牡
丹
亭
︾
的
故
事
雖
然
曲
折

浪
漫
，
不
過
由
於
只
是
一
個
文
人
筆
下
虛
構

的
故
事
，
與
我
想
寫
的
復
活
傳
聞
，
也
即
可

能
曾
經
確
實
發
生
的
傳
說
並
不
相
符
。

天
命
接

想
了
又
想
，
好
不
容
易
才
想
到

一
段
野
史
傳
說
：
據
說
明
代
著
名
的
心
學
大

師
王
陽
明
曾
路
過
一
間
廟
宇
，
廟
內
有
一
所

重
門
深
鎖
、
一
直
被
視
為
禁
地
的
房
間
。
王

陽
明
運
用
官
權
逼
和
尚
將
房
門
打
開
，
發
現

內
裡
原
來
坐

一
副
多
年
的
老
和
尚
肉
身
，

跟
前
寫

兩
句
說
話
：
﹁
五
十
年
前
王
守

仁
，
開
門
即
是
閉
門
人
。
﹂
簡
而
言
之
，
這

和
尚
乃
王
陽
明
的
前
生
是
也
！

心
水
清
的
讀
者
看
到
這
裡
，
大
概
發
現
這

是
一
個
﹁
轉
生
﹂
而
非
﹁
復
活
﹂
的
傳
說
，

這
正
是
我
想
傳
達
的
結
論
﹕
天
命
懷
疑
自
古

中
國
與
復
活
相
關
的
傳
說
其
實
不
太
多
，
皆

因
西
方
文
化
向
來
深
受
基
督
宗
教
影
響
，
認

為
人
死
後
是
一
去
不
回
地
上
天
堂
或
下
地

獄
，
所
以
才
有
﹁
復
活
﹂
這
種
奇
想
產
生
，

但
東
方
文
化
素
來
有
﹁
輪
迴
﹂
之
說
，
也
即

不
論
你
願
意
與
否
，
死
後
也
會
以
另
一
個
身

份
或
形
態
再
來
，
那
又
何
須
再
借
復
活
之
說

去
安
慰
人
心
？

中國式的復活

喜歡長途巴士自遊行，這有三大好處，一是
經濟，二是坐車過程便是旅遊，舉目即可飽

賞一路上的風光；第三，巴士乘客多屬弱勢群體，
弱勢群體最有戲，最生動，對於像我這樣以寫作為
生的遊客來說，這一好處尤其重要。
先說第一條好處。
其實從票價來看，同等火車票比同等巴士票還經

濟。但現在有了機鐵高鐵，火車快則快矣，經濟的
優勢盡失。一張高鐵票至少要比汽車票貴三分之
一，而對於多數旅行者來說，快速並不重要，特意
出來放鬆放鬆的，有必要十萬火急趕往目的地嗎？
再說第二條，坐車過程即是旅遊。有人會說，那

坐私家車豈不是更好，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也不見得。
對我這種駕車白癡來說，學開車麻煩：蹭別人的

車坐嘛，再近的哥們姐們，也會覺得欠了人家情，
看人臉色行事的感覺油然而生，哪還好意思指指點
點。結果是想停的地方不好意思叫停，不想停的地
方人家停下來了，也只好陪 人家胡亂走。
巴士遊當然也不可能想停就停，但從一開始就絕

了此念，反而心安，一路上想觀景就觀景，想睡覺
就睡覺。還可在隨身帶的電子書上看電影、聽音
樂、看書，跟旅伴聊天，完全不必照顧司機的心
情。
至於第三條好處就更可圈可點了，完全可以寫一

篇長文。這裡且按下不表，這裡我想說道說道的
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尤其在中國內地，弱勢群體
多的地方，往往也是法制意識最薄弱的地方。弱勢
群體集結的巴士公司比中上階層埋堆的航空公司更
易忽視乘客的權益，而巴士乘客的維權意識也比飛
機乘客更為薄弱。尤其中小城市的長途巴士，沿途
兜客超載乃尋常事耳，更有為了逃避交警檢查而將

超載乘客塞入行李箱的。所以不是所有的長途巴士
都可以放心坐，不解其中風情，快樂巴士之旅很可
能會變成一場噩夢。以下是我根據近年來的巴士遊
總結出的幾項須知。
須知一：到售票處買票或上車買票，千萬不要跟

車站裡外任何引導你上車的人士搭腔。更加不要在
火車上買任何旅行社代售的巴士票，哪怕那傢伙有
列車員引領。這種低級錯誤幾年前我犯過一次，結
果差點在廣州車站被當作「豬仔」，轉賣給那種沿
途招手停的黑車。還好我及時跳下車跑了，車票錢
當然損失，但總算平安回家。
不久前在南寧江南客運站，我又差點重蹈覆轍。

在車站門口，正想找人問問去東興到哪裡候車，就
有條漢子迎了過來：「去北海？」
「不，東興。」
「啊！」他熱情洋溢道，「正好十分鐘後有班車

開，快！遲了要再等半小時。」
跟 他倒是長驅直入，行李不用過安全通道，也

不用過驗票口，我們徑直走到停車場一溜大巴前，
其中一輛車前面果然掛 「南寧至東興」的牌子。
「買票！」那漢子說 從口袋裡掏出一疊票來，

「每人一百，打七折七十。」
「這麼貴？」還好我事先查過票價，這下才有點

省悟過來。再一看那車，灰濛濛髒兮兮，跟我曾經
中招的黑車好有一比。
我轉身就跑，跑到售票處去買票，才五十八元，

而且是在另一個驗票口上車。那是一輛亮 的豪
華大巴，跟剛才那破車不可同日而語。問驗票員怎
麼有兩個去東興的驗票口？
「那邊是慢車這邊是快車。」她道。
須知二：上車爭取坐最前排位。
乘坐巴士盡量坐中間位置，這是一絛常識，因為

萬一發生車禍，最前排和最後排首當其衝，是高
危位置；可在內地則完全相反，乘長途巴士的最
佳位置是前排，坐不上前排位，寧取後排，也不
要坐在中間位。洗手間設在中門是個原因，預防
扒手是更重要的原因。扒手盜匪都喜歡中間位
置，得手後好從中門逃。我就曾經中招一次。
須知三：遇問題千萬別當眾打投訴電話，真投訴

不如假投訴。
此話怎講？
話說兩年前在一輛深圳開往布吉的大巴上，車子

超載到門都關不上了，司機和售票員還在停車兜
客。我便按照車窗上的交通局投訴電話撥打手機：
「我要投訴一輛大巴超載。」
「你在哪裡上的車？」
「布吉海關。」
「那不是正式汽車站，我們只受理正式汽車站的

投訴。」
我正待問她如何區分正式汽車站與非正式汽車

站，非正式汽車站到何處投訴，那本來不知已被擠
到哪去了的售票員出現在了我眼前，她對我怒目而
視：
「你投訴我們？你下車！」她喝道。
往她身後一看，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天吶，

無數道憤怒目光直朝我——而不是朝她——射來，
隨之響起的是眾口一聲的怒吼：
「對，誰投訴誰下車！」
「有本事你包車！」
「下車下車！」
當時我若不趕緊下車，也許現在便不能坐在這裡

向你們傳授乘車須知了。
所以不久前在一輛從珠海開往龍崗的巴士上，眼

看那司機從一上車就表演特技，一手打手機一手持
方向盤，我也默然無語。大約一個多小時後，我正
閉目養神，只覺車身一震，睜眼一看，車停下來
了。
「怎麼回事？」我問售票員。
「爆胎了。」她淡淡道，好像這是我們預定行程

的一部分。
看看那司機，他還在打手機，從那談笑風生的神

氣看，顯然不是在求援。
回頭看看同車旅伴們，撲面而來的是一片弱勢群

體的經典表情：呆若木雞，麻木不仁。我若這時出
頭維權，很有可能再次被群起而攻之。
「師傅！」我只得跟司機好好商量，「你是在呼

叫援助吧？請問救援車甚麼時候到？」
他這才放下手機，沒好氣地道：「四五個小時

啦，七八個小時啦，急甚麼？」
「當然急啦，天都快黑了。」
「那麼急你包車啦，有本事開自己車啦！」
要在以前，我肯定火冒三丈，沒說的，投訴！但

有了上一次的教訓，我只是掏出手機來，以誇張的
手勢胡亂按個電話，然後大聲對住電話道：
「喂，胡大哥是吧，車拋錨，我給困在半道上

了，甚麼公司甚麼車號？唉呀先別說這些了，這些
見面再說，你先派輛車來接我。快！」
我一邊打一邊偷偷觀察司機和售票小妹的反應，

果不其然，我看見售票小妹走到司機身邊跟他咬耳
朵了，他們摸不清我的虛實，萬一碰上個牛人呢？
萬一⋯⋯ 我剛放下手機，司機就拿起手機了，這
回口氣柔和多了，哈，是在請求緊急支援！大約半
小時後，一輛巴士在我們面前停下，接走了我們。

「這兒並不是天堂！」

再憶李沛瑤

彥　火

客聚

甄
妮
的
二
十
四
歲
女
兒

M
elody

生
父
的
身
份
﹁
揭
盅
﹂

了
。與

甄
妮
有
二
十
多
年
友
誼

的
台
語
一
姐
級
數
歌
手
陳
盈
潔
爆

料
，
指M

elody

的
生
父
就
是
傅
聲
，

甄
妮
的
已
故
丈
夫
。

翻
查
資
料
，
傅
聲
是
於
八
三
年
車

禍
身
亡
，
甄
妮
則
在
四
年
後
，
即
八

七
年
才
剖
腹
產
女
，
已
故
的
傅
聲
如

何
令
甄
妮
懷
孕
呢
？

根
據
陳
盈
潔
的
解
釋
是
，
傅
聲
有

鑒
於
自
己
是
武
打
明
星
，
怕
拍
戲
引

發
意
外
不
能
生
育
，
特
地
到
醫
院
去

留
存
精
子
，
即
是
說M

elody

是
用
傅

聲
冷
凍
的
精
子
所
生
的
。

專
業
醫
生
證
實
在
傅
聲
生
前
，
醫

學
界
已
有
精
子
冷
凍
技
術
，
存
放
四

年
生
子
女
不
成
問
題
。

問
題
是
陳
潔
盈
如
何
得
知
此
事
？

她
說
在
大
約
七
、
八
年
前
，
她
心

血
來
潮
問
甄
妮
，
孩
子
的
爸
是
誰
？

甄
妮
告
訴
她
是
傅
聲
，
陳
潔
盈
說
她

當
時
也
提
出
質
疑
，
甄
妮
則
回
話
稱

沒
必
要
騙
她
。

為
何
陳
潔
盈
保
守
了
這
個
秘
密

七
、
八
年
，
忽
然
爆
料
呢
？

陳
潔
盈
是
在
加
入
鳳
凰
藝
能
︵
一

家
娛
樂
經
理
人
公
司
︶，
宣
佈
要
拍

戲
也
要
開
演
唱
會
的
同
時
，
亦
提
起

跟
甄
妮
的
好
交
情
，
為
了
突
顯
她
們

情
同
姊
妹
，
陳
潔
盈
便
把M

elody

的

身
世
之
謎
抖
出
來
，
消
息
暫
未
得
到

甄
妮
親
口
回
應
，
未
知
真
確
度
有
多

高
，
但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陳
潔
盈
已

大
收
免
費
宣
傳
之
效
。
台
灣
報
章
娛

樂
版
以
大
篇
幅
報
道
，
助
長
她
加
盟

新
公
司
的
氣
勢
，
原
是
台
灣
地
道
歌

手
的
她
，
即
時
得
到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關
注
，
人
氣
遍
及
大
中
華
。

如
果
陳
潔
盈
說
的
是
事
實
，
可
以

肯
定
她
非
一
時
口
快
、
無
心
之
失
的

洩
密
，
而
是
計
算
準
確
的
在
適
合
的

時
間
講
出
來
，
不
過
要
動
用
多
年
好

友
的
交
情
和
一
個
少
女
的
秘
密
身
世

作
為
宣
傳
費
，
成
本
未
免
太
高
，
也

給
人
不
道
德
的
感
覺
，
且
以
甄
妮
的

性
格
，
被
人
爆
料
，
她
定
會
公
開
指

摘
她
。

若
然
陳
潔
盈
所
講
的
與
事
實
不

符
，
那
就
太
品
格
低
劣
，
甄
妮
定
會

追
究
。

現
在
甄
妮
身
處
美
國
，
可
預
計
未

來
兩
三
天
會
有
反
應
，
陳
潔
盈
名
字

可
能
會
繼
續
在
大
中
華
媒
體
曝
光
，

不
知
算
不
算
是
如
願
以
償
。

甄
妮
當
年
由
喪
夫
，
至
未
婚
懷
孕

都
轟
動
一
時
，
從
那
時
開
始
，
我
幾

乎
每
次
見
她
都
問
一
次M

elody

的
爸

是
誰
，
二
十
多
年
來
甄
妮
都
守
口
如

瓶
，
實
難
想
像
她
會
講
出
這
大
秘

密
，
更
何
況
她
至
今
仍
聲
稱
心
愛
傅

聲
。
如
果M

elody

是
傅
聲
之
親
生
女

兒
，
她
有
隱
瞞
多
年
的
必
要
嗎
？

甄妮女兒生父之謎

百
家
廊

王
　
璞

三毛

在內地乘坐長途巴士須知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更正啟事

更正：5月18日本欄《愛海

的詩人》一文，第四段「當時

智利還沒跟新中國建立邦交，

⋯⋯於是造謠說中共代表不是

女人，是商人，不懂得文

藝。」其中「造謠說中共代表

不是女人」應為「造謠說中共

代表不是文人」之誤。

■ 美國一架由巴士改裝的給力越

野車，適合自駕遊。 網絡圖片


